
高原的午后，他依然是那身鲜明的装扮

——个子不高、身材瘦削，戴一顶藏式毡帽，

稀疏的发梢已由白色转成黄色；身穿白大褂，

左胸前别着工作证，还有一枚鲜红的党徽；白

大褂里面，还是那件酒红色毛衣，那是女儿给

他织的，已经穿了 20 多年。

面前这位年近九旬的老者，就是“七一勋

章”获得者、我国低氧生理和高原医学的开拓

者吴天一。

采访吴老，再次听他畅聊人生。反应敏

捷的他，讲到动情处慷慨激昂，谈到欢笑时前

仰后合。在他的感染下，我似乎忘记了时间，

采访不觉至日暮。

老旧的红木色办公桌，翻皮的黑沙发，文

件资料、报纸刊物堆放如山。在吴老的书房，

时光仿佛被拉长……

一

1950 年，战火即将烧到鸭绿江边。还在

读书的吴天一投笔从戎。本想扛枪上战场，

却因为文化底子不错，被分配到中国医科大

学，“误打误撞”当上了军医。从那以后，这身

白大褂，一穿就是 70 多年。

几年后，吴天一刚刚从抗美援朝战场归

国，又远上高原。脱下戎装、转业地方，他和

同为军医的妻子刘敏生响应国家号召，来到

自然环境恶劣的青海，甘为高原开发建设、各

族群众健康保驾护航。这一来，从此扎下了

根，再没有离开。

这次选择，让吴天一的医学道路聚焦到

了高原病研究上。彼时，国内的高原病防治

领域还一片空白，不少来青海支援建设的知

识青年得上了“怪病”，甚至长眠于高原，但政

府、社会各方对此却缺少了解、束手无策。

“在高原搞经济和国防建设，不解决人的

适应问题，不行！”频繁出现的高原病伤亡情

况，深深触动了吴天一。他敏锐地意识到，面

前是一片无人涉足过的领域，少不了荆棘丛

生，但总得有人带头闯出一条路。

天降大任。以行医为业、以青海为根的

吴天一，义无反顾地向高原病研究这座山峰

攀登。

经过多年的积累，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

时任青海高原医学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的吴天

一，开始主持一场前无古人的大型田野调查

——历时 10 年，深入青海、西藏、四川、甘肃

等地的高海拔乡镇牧村，对发生在青藏高原

的各型急慢性高原病，从流行病学、病理生理

学和临床学角度，进行了具有开拓意义的科

学系统研究，影响深远。

当时刚刚参加工作的更登，被分配到吴

天一身边做助手兼翻译。他至今念念不忘那

些年田野调查时的艰辛：“从西宁出发，到果

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雪山乡，路途遥远、交通

不便，开车就走了整整 3 天。到了乡里，租上

牧民的牦牛，把心电图、血压、血氧、呼吸、心

率等检测设备驮上。然后，吴老带着我们骑

马挨家挨户去收集数据。吃的是馍馍咸菜，

住的是自己搭的‘马脊梁’帐篷。”

所谓“马脊梁”帐篷，是用羊的腰椎骨头，

把两根长木棍固定成“T”字形，再把白色帆

布往上一披，就成了一个面积不过 3 平方米

的简易帐篷。“‘马脊梁’帐篷白天热，夜里冷，

外面下大雨，帐篷里下小雨。”更登清楚记得，

地处高原腹地的雪山乡天气突变，半夜竟下

起了大雪，把帐篷都给压塌了……

与翻山越岭、风餐露宿的艰辛相比，如何

取得牧民群众的认同，更是一大难关。对此，

吴天一有“绝招”：戴上毡帽、裹着皮袄、脚蹬

马靴，和牧民们亲切地交流，牧民们亲热地拉

他坐进帐篷——聊到这里，吴老有些“得意”

地笑了。

熟悉吴天一的人，都说他是语言天才。

到青海后，他自学藏语，成了藏语通。但吴老

并不认为自己天赋异禀：“语言既是工作的需

要，也是与患者沟通的桥梁。只要钻进去，没

有学不会的语言。”关于这一点，更登深有感

触：“白天跋山涉水，晚上窝在‘马脊梁’帐篷

里，吴老还坚持每天写日记，把手电筒挂起来

当作灯。日记里既有调查心得，也有当地的

风土人情、俚语方言。”

一个雪山乡，3000 多个样本，就需要 5 个

月时间收集。10 年高原田野调查，走过多少

山山水水，经历多少风吹雨打，吴天一已无法

尽数。“我当过军人，困难面前，决不当逃兵。”

借助收集到的海量临床资料，吴天一最终在

国际上首次提出我国藏族已获得“最佳高原

适应性”的突破性论点，潜心研究的慢性高原

病量化标准被国际高山医学协会确定为国际

标准，取得重要的学术成果，为我国高原医学

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

回首来路，吴老觉得成就他的，恰恰是与

时代同频共振：“祖国的需要，就是我努力的

方向。”

一字一顿地倾吐出心声，一时间，老人竟

老泪纵横。真情流露，赤子情怀。

二

在吴天一的书房里，摆放着一张 20 岁时

的照片：他作为中国医科大学体操队的一员

正在训练。“杠上前滚翻，那会儿做 100 个没

问题。”吴老回忆。

有人说，吴天一的身体素质也是“天赋异

禀”。与吴老共事了 30 年、现任青海省高原

医学科学研究院中心实验室主任的刘世明，

起初也这么认为。直到有一次去北京开会，

他和吴老同住一间房，“晚上吴老冲完澡，我

再进去冲，却发现水温冰冷，这才知道热水器

坏了。”当时二十来岁的刘世明冻得哆哆嗦

嗦，而吴老却不以为意地说：“需要热水吗？

我常洗冷水澡健身啊。”那时，吴天一已届花

甲之龄。刘世明这才恍然大悟：吴老的体格

不是一天练成的。

为 获 取 在 特 高 海 拔 的 人 类 生 理 数 据 ，

1990 年，吴天一组织联合医学考察队，攀登

坐落于青海河源地带的阿尼玛卿山。途中，

外方人员发生了明显的高原反应，不得不提

前放弃。而吴天一继续带领中方人员向上

突击。为了鼓舞士气，每天早上他还组织全

体队员进行升国旗仪式。最终，在 5620 米

的特高海拔成功建立起了高山实验室——

这个位置，比珠峰大本营还高出 400 多米，

是此前高原医学研究领域从未达到过的极

限。那时，吴天一已经 56 岁。次年，国际高

山医学协会年会向吴天一授予“高原医学特

殊贡献奖”。

对常人来说已近退休、安享天伦的年纪，

吴天一却在不断挑战自己的身体极限。

青海省高原医学科学研究院一楼大厅，

摆放着一件大型科研设备，这就是吴天一自

主设计的高低压综合氧舱，是世界首个可模

拟上至高空 12000 米、下至水下 30 米环境的

综合氧舱。走进厚厚的舱体，里面摆放着各

类运动器械以及数据采集设备，以便考察人

体在高低压模拟环境下的生理体征。

上世纪 90 年代初，这个“大家伙”建设完

成。可人体实验谁来做呢？吴天一没有二

话：“我是设计师，我来！”时至今日，刘世明仍

清晰记得首次人体实验时的“惊心动魄”——

从模拟海拔 6000 多米下降时，由于降速过

快，他从舱体玻璃窗往里看，发现吴老突然捂

住耳朵，面容痛苦。原来，吴天一的右耳鼓

膜，当时就被击穿了。出舱后，操作设备的空

军总医院工程师连忙道歉：“真对不住，我把

您当成歼击机飞行员了。”

所幸这伤是物理穿孔，两三个月后就能

恢复，但总归落下伤疤，影响了听力。 1992
年，在这座国产高低压综合氧舱启用揭牌仪

式上，吴天一登台致辞。他丝毫不提“惊心

动魄”的实验经过，而是兴致勃勃地引用了

毛 主 席 诗 词 ：“可 上 九 天 揽 月 ，可 下 五 洋 捉

鳖，谈笑凯歌还。”

讲到这里，吴老冲我吟诵起来，字字铿

锵、眉飞色舞，犹见当年意气。

这首词后面还写道：“世上无难事，只要

肯登攀。”埋头登攀的吴天一，几乎可以说是

用“遍体鳞伤”，换来了一个又一个高原医学

难关的攻克：自主设计、技术领先的高低压综

合氧舱投用后，国际合作项目纷至沓来，吴天

一“好了伤疤忘了疼”，做实验时耳膜又被击

穿过数次；受多年来田野调查强烈的紫外线

影响，加上伏案工作用眼过度，吴天一 40 多

岁时双眼就患有白内障，后来做手术植入了

人工晶体；跋涉在高原牧乡的吴天一，数次遭

遇车祸，全身先后有 14 处骨折，最危险的一

次是 4 根肋骨骨折，一根肋骨差点戳进心脏，

险些丧命；直到现在，他的右大腿还装着钢

板，以至于走路时一瘸一拐……

前几年，吴天一又装上了心脏起搏器。

拍拍胸脯，他一昂头：“这些物件都是为人服

务的，只要心里头憋足一口气，我还要精神抖

擞地继续跟高原病较劲！”

我这才明白，其实，并非吴天一的身体素

质异于常人，支撑他这遍体鳞伤的身躯顽强

运转、持续登攀的，不仅仅是体格，更是信念。

“如今回想，我真是个‘粉身碎骨浑不怕’

的逆行者，越是艰险越向前。”吴老这样定义

自己，随即笑起来，“不过，我这辈子，也是‘自

讨苦吃甘自来’。”

三

高原医学之于吴天一，既是一次次冲刺

顶峰的大勇，更是一回回悬壶济世的大爱。

2006 年 7 月 1 日 ，青 藏 铁 路 全 线 通 车 。

那一刻，吴天一感到无比欣慰。作为“天路”

工程的高原生理专家组组长，他带领医疗团

队无数次奔波于昆仑山口、可可西里、唐古拉

山沿途，研究建立了一整套卫生保障措施和

急救方案，推动工程全线配置了 17 个制氧

站、25 个高压氧舱。“当时有个方案，考虑给

筑路工人配备氧气瓶，但我说不行，一是不安

全，二是浪费大，一半氧气能吸进口鼻就不错

了。”吴天一力主必须全线配置制氧站和高压

氧舱，“在海拔 4905 米、世界最高的风火山隧

道，我们设计建造了两条输氧管道，不间断地

往隧道内供氧，将施工现场的含氧量提高到

了海拔 3500 米左右的水平。”

正是因为有了吴天一及专家组团队的医

疗方案，5 年里，青藏铁路 14 万筑路大军在平

均海拔 4500 米以上地区连续高强度作业，没

有一人因高原病死亡，被誉为“高原医学史上

的奇迹”。

吴天一犹记得，工程开工前，他被邀请到

北京给铁路部门的干部们讲了一堂高原医学

课，“我带着自己编的一本小册子，呼吁要让

青藏铁路的所有参与人员都读一读，关键时

能救命！”后来，这本《高原病防护手册》被广

泛印发，14 万筑路大军人手一本。

2010 年 4 月 14 日，青海玉树发生 7.1 级

地震。已经 76 岁的吴天一，主动请战要求奔

赴灾区。他说：“玉树人民需要我，我必须要

去，现在就去！”当天傍晚，曾经跟着吴天一无

数次深入牧区开展田野调查的更登，又一次

跟随他一同前往玉树灾区。更登记得：“傍晚

7 点多钟从西宁开车出发，连夜赶路，第二天

上午 9 点多钟到达玉树，吴老带着我们立即

投入了救援治疗。”

到达玉树，吴天一和医疗人员争分夺秒

奋战在废墟间。第一天晚上，大家的晚饭就

是 方 便 面 ，吴 老 和 大 家 都 在 汽 车 上 眯 了 一

宿。第二天，玉树体育场搭起了高低板床，更

登睡上铺，吴老睡下铺。就这样，吴天一和大

家一同在灾区奋战了整整 7 天。

从玉树回到西宁后，吴天一顾不上休息，

很快组织了一场玉树地震灾后重建卫生保障

及高原病防治的课题会，征集到来自国内外

的数十篇高质量论文，为玉树灾后重建的卫

生保障提供了精准、及时的科学支撑。

聊着聊着，刘世明“搬”出吴天一新近的

大部头论著——《吴天一高原医学》。“这部论

著对吴老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几乎是一部

囊括吴老数十年研究于一书的总结之作。全

书 25 篇 100 章、计 340 万字，是吴老用了整整

三年时间写出来的，可谓他的毕生心血。”谈

及此，刘世明眼眶有些湿润了。作为与吴天

一共事三十载的同事，他深知这本书的分量。

翻开书，令我感到新奇的是，除了大量专

业艰深的医学内容，书中还有不少自然、历史

与人文内容，有关我国作为高原高山大国及

我国的高原人类群体。这部论著，堪称是一

位中国高原赤子对母亲的传记与献礼。“中国

高原医学好像雪莲花一样在冰峰雪岭中生生

不息，成为人类医学的奇葩，一定会有更加灿

烂的明天”“谨以此书献给为我国高原建设献

身和拼搏的人们！”吴老其言千钧。

聊天时，吴老“埋怨”起老伴。“40 多岁的

时候，凌晨 1 点钟催我上床睡觉。60 多岁了，

不许我熬夜过 12 点。现在呢，晚上 11 点准时

过来关我的电脑。”夫妻二人当年响应国家号

召奔赴青海支援西北建设，如今一待已是 60
多年。他们的女儿、外孙也都扎根在了青海，

同样身披白大褂——一家三代四口人，都献

身给了高原医学事业。

一下午畅谈，不觉日头西沉。吴老拉着

我的手，仿佛有聊不完的话。送别时，他独自

伫立在楼道的那头，不停地挥手。

获颁“七一勋章”后，原本就忙碌的吴老

更加忙碌了。为了把有限的时间投入科研，

他把很多采访、出镜、会议都推掉了。不过有

一件事却是例外。每每遇到给年轻人讲话鼓

劲的邀约，他从不推辞，再忙也要去。这不，

在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的“开学第一课”

上，眼望台下 00 后莘莘学子的青春面庞，这

位已近“90 后”的老人坚持站着演说。讲稿

都是他自己写的，风格激情澎湃，恰如其人：

“青藏高原的乳汁，是培育人才的甘露，这就

是我们的母亲。青藏人民正展开双臂迎接

你，你的事业就在这里。走进大地，走进生

活，你一定会成功！”

这些对年轻人的殷切寄语，我想，在这位

高原之子的心头，至今仍然激荡。

下图为阿尼玛卿山远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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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天 一（前）

在 实 验 室 内 和 学

生讨论。

新华社记者

张宏祥摄

新邵县城地处湘中资江

边上。资江是湖南四大江之

一，它从崇山峻岭中奔腾而

来，到了新邵县城名景“赛双

清”高崖下，突然折向北去，

形成巨大河湾。因此，人们

常 说 新 邵 县 城 坐 落 在 一 个

“聚宝盆”上。然而过去，新

邵县城位置偏僻，交通闭塞。

上 世 纪 70 年 代 末 的 一

天，因参加语文竞赛，我跟着

老师第一次进了新邵县城。

那次竞赛获得的奖品是一支

精美的钢笔。后来老师让我

写进城印象，我用那支钢笔

写下的县城印象，却只有一

处老码头、两条主街、一个小

广场。老码头叫酿溪码头，

在 资 江 和 酿 溪 小 河 的 交 汇

处，岸上种着几棵柳树。从

前，由于陆上交通不发达，本

地的生姜、百合、辣椒和药材

等土特产大都从这里发运出

去，输送到下游的益阳、汉口

等地。三十多年前，县城边

的 这 一 段 资 江 上 还 没 有 大

桥，两三条柴油机渡船整天

突突作响，将资江南岸的酿

溪码头和北岸大坪的曹家码

头 联 系 在 一 起 。 两 条 主 街

呢，一条连接湘中古城邵阳

市，一条通向涟源、娄底。小广场在县城中心三角区，西高东

低，颇为简陋，也不热闹。

后来，我从乡下一所高中调到县城工作，在县里主办的报

纸当编辑。与县城的缘分始于一支“笔”，又因为“笔”在这里

扎下根来。做新闻采写工作二十余载，我与县城可谓“笔”缘

匪浅，县城每一个稍大的变化都在我的笔下映现。

春风拂绿资江岸。县城尽管是一点一点在变，却绚丽得

如一个万花筒。譬如主街大新街，一直在嬗变中。特别是前

些年，县委县政府依托历史文化对棚户区进行改造后，这条县

城“招牌街”的布局和配套设施焕然一新。大新街地下街道建

成后，更让人感觉到这条街道有了丰富的立体感。原来的县

城中心三角区小广场不仅降了坡，规模有所扩大，而且变得相

当规范。

记得初进县城工作时，每到黄昏时分，我会独自从县委大

院往资江一桥去散步，放松一天的忙碌状态。站在资江一桥

上，只见碧江若带，“赛双清”青翠如黛，顿时心旷神怡。后来

我在采访中了解到，最先让县城扩建打开突破口的，就是资江

一桥的修建。这座五拱青石大桥的建成，使新邵县城往北扩

宽了一半。原先荒莽的大坪，很快成了生机勃勃的经济开发

区。这之后，随着资江二桥的建成和新邵大道绕城线的贯通，

县城更是越“长”越大……

大坪经济开发区成立后，蔡锷大道新邵段成了新邵县城

的南大门，开车不到十分钟便可从新邵县城到达邵阳市。随

着二广高速的开通，县城旁边的新邵西收费站成了南来北往

车辆驶进新邵县城便捷的入口。而从新邵县城出发，过新邵

西收费站，可以转上沪昆、二广、邵坪、衡邵、娄新五条高速公

路中的任何一条，到达各地。新邵县城早已与广阔的世界连

接了起来。

县城越建越美，我笔下关于它的篇章自然越写越多。我

越来越感觉到，我的生命时光已和这座城融为一体，难以割

舍。那年，忽然有了个去一座中等城市工作的机会。走，还是

不走？凝望着养育过我的穿越县城的资江，我踌躇再三。回

想起走进县城后的一幕幕，最后我还是决定留下来。

现在每逢周末，我都会带上家人，来到县城新建的景点游

玩休闲。城西新打造的“资江码头”已成为网红打卡点，堤岸

上绿树繁花，木芙蓉、红叶石楠、玉兰等竞相绽放；夜幕里灯火

璀璨，人影绰约，歌声悠扬。在“资江码头”旁的小石山上，竖

起了一座宝塔，名为“灵犀塔”。这是新邵县境内唯一的宝塔，

已成为新邵县城的新地标。登塔远眺，但见资江浩荡，高楼鳞

次栉比，大桥车水马龙，令人思绪飞扬……

身在新邵，我的心每天都为这座城的变化而激动。纵然

两鬓染霜，手中的笔依然有无限情思想要倾诉……

资
江
边
上
有
座
城

肖
克
寒


